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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语言交流与互动的文化意义 

王路江 

提  要  本文简要回顾了中日两国语言文字的长期互动过程,论述中国以文化输出

国的历史地位,通过汉籍、汉字的对日传播,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分析近代以来日本汉词回馈汉语母语的情形,指出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  中日语言  交流  互动  回馈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

汉字成为两个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符号和象征。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中日两国

的语言文字有一个长期互动的过程，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时期，中国是文化的输出者，

汉字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而近代以后，却出现了另一个倾向，

即日本汉字“回馈”中国汉字。这个转变过程事实上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力量的消长变

迁。 

在鸦片战争以前，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往中，中国长期居于文化输出国的地位。从

秦汉时代开始，汉文化就开始慢慢地向日本渗透。到了唐代，更是以强大的声势征服了

日本。中国的政制法令、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乃至娱乐游戏各个方面，都成

为日本人的学习对象。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意识是通过文化典籍这个物质载体而呈现出

来的，所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就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中最先受到日本朝野关注的对

象。 

下面以儒家经典《孝经》为例，说明汉籍在日本的流传情况。 

《孝经》传入日本，可能在梁武帝时。在文武天皇时代，它已经成为日本科举考试

的必考科目。孝谦天皇在 757 年曾发布诏令说:“古者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本

莫先于兹，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可见它深受皇室的尊

崇。对于《孝经》的尊崇，日本人比起中国人来，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校的开

学典礼，即焚香俯伏再拜，齐声诵读《孝经》，场面颇为壮观。日本《孝经》的版本，

数量之多，品类之全，堪称世界之最。稍稍了解中国文化史的人都知道，许多古籍在中

国久已失传，在日本还完好地保存着，这就是汉字文化传播的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显然，汉籍在日本的流传必然要影响到对汉字的学习。日本遣唐使到唐朝学习，要

遵从日本学制的规定，不遗余力地学习使用汉字。一些著名的遣唐使本身就是学识丰富

的“汉学家”。比如汉名为晁衡的阿倍仲麻吕，于唐玄宗开元五年，因汉文修养良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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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为遣唐留学生，当时他还不满 20 岁。入唐以后，他的学识和品行，很快受到赞赏，

先后在朝中任职，和唐朝著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等都有过亲密交往。储光羲对他

十分赞赏，曾写诗《洛中贻晁校书衡》相赠。天宝十三年，晁衡想随遣唐使回国探亲，

唐玄宗许之，并且命他为回访使者。结果途中遭遇风暴，李白误闻他翻船遇难，非常悲

痛，写下了著名的《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这首诗已经成为中日友谊史上传诵千年的名作。晁衡东渡失败后，辗转漂泊后又回

到长安，最后以 73 岁高龄在长安逝世。他对汉语言文字的掌握，水平已经不低于汉民

族的文人和学者。 

汉字不仅是日本人学习汉文化的工具，而且还促进了日本文字的产生。 

在公元五世纪以前，日本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传入日本以后，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人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

方法写成的，因而成为“万叶假名”。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八世纪时，日本

留学生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

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又利用汉字行书，创造了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可以

想见，在汉字影响之下的日本文字的产生，对于日本文化的发展会起到多么巨大的推动

作用。 

 以现代的眼光看来，使用汉字对于日本语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日语的同音词太多，

约占日语词汇的 36.4%，同样的读音，往往可以写成几十个汉字，如果不用汉字，就会

混淆不清，难辩词义和句义，发生不可避免的错译和误会。可以说，汉字的象形表义，

是治愈日本同音字的最佳良药。　  

    汉字是具有音、形、义的表意文字，用它记录的句子，克服了用假名记录句子的冗

长难解的弊端，使用汉字进行记录，简洁精密，常常只从字形上就可以了解它的意思。

这是表音文字的假名所无法达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日本在隋唐时代就大量从中国吸收汉字，这些汉字的原意也原

封不动地引进到日本。所以，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一些日语单词中找到古汉语的影子。

如古汉语中把成年男子称为“丈夫”，现代现代汉语中的“丈夫”已经转义为女子的配

偶，与原意相比范围缩小了，而日语中“丈夫”一词仍然是指健壮、结实的意思。又如

古汉语中，将“女儿”和“未婚女子”称作“娘”，但现代汉语已演变为母亲的意思了，

而日语中却仍保留着它的本义。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日语中的汉字是中国古汉语的

活化石。 

 整体说来，在近代以前，中国的汉文化以汉字为媒体，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相

当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后面的背景就是汉文化的优势地位，而语言文字的影响不过是优

势文化影响的一个表现而已。 

但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中国在鸦片战争

中，节节败退，天朝大国的威风一去不返。而日本却能在危机中及时抓住历史机遇，维

新变法。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国力大大增强，乃至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了向来以老

师自居的中华帝国。这个事实深深刺激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于是寻求日本富强的经

验就成为时代潮流，模仿日本变法维新成为一种社会思潮逐步蔓延开来。最典型者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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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康有为，甲午战争后不久，其变法思想的核心即由“托古改制”转变为“仿日维新”。

他一再上书要求皇上“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宣称:“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

切已足。”  

由于中日之间文化关系的转变，中国人转而学习日本。日本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

都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就提出了派学生赴日留学和翻译日文书

籍的主张， 20 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派遣留学生也成为“新政”的一项内容。

自此，留学运动逐步高涨，留日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到 1905 年已达 8000 余人。以鲁

迅为首的大批赴日留学生在清末民初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载体，使中国得以通过日本迅

速接触并学习西方文化。这些留日学生一面如饥似渴地汲取资本主义的新知识、新思潮、

新理论；一面迫不及待地将它们介绍到国内，以武装国人思想，挽救民族危亡。据不完

全统计，1896～1911 年间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日文著作达千余种。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有趣的日本汉词“回馈”汉语的情况。 

明治时代，日本人为了加快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大量翻译西方的科学技

术文献。原有汉字已经不能满足日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日本人开始大量创造

新的汉语词汇。  

日本人创造新词汇，用的虽是中国人一直就使用的汉字，但却体现出不少创意和革

新精神，他们或运用日语中的汉字，重新进行组合，如服务、方针、申请、想象；或是

以汉字为素材，来意译西方的概念，如立场、场合、手续、取消等；或是利用中国古代

固有的词汇，翻译西方来的概念，如“革命”原指变革天命，改朝换代。日本人借用来

翻译西方 revolution 这一术语。“经济”原指经世济民、治理国家，日本人借用来翻译

西方 economy 这一术语。 

这些用法和词汇在日本广泛应用之后，随着大批中国青年奔赴日本求学和中日之间

的文化交流，中国人看到后觉得好用，便将其直接引入汉语，于是它们便成了名副其实

的“汉式日字”，极大丰富了汉语的语汇。 

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中国翻译家严复翻译的大部分术语。比如，

严复翻译的“格致学”、“群学”、“母财”、“天演”这些名词，早已被日本的“物理学”、

“社会学”、“资本”、“进化”取代。“德谟克拉西”与“赛因斯”这两位五四时期的德

先生和赛先生，如今也变成了日本的“民主”、“科学”。最初《党宣言》的中文译本既

不是从德文也不是俄文——而是从日文翻译而来的，日本的“社会主义”等词语也随之

进入汉语。 

几乎在现代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中国人都大规模采用了日本人用汉字创造

的新词汇。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語、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來。如服务、组

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政党、方针、政策、申请、解決、理论、哲学、原則等

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來语”，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实藤惠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一书里开列了一张数目庞大的词表，中国从日本

引入的新词，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出人意料。可以这样说，中国人今天使用的社会科

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大约有 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真有些不可思议。但因

为日本人老瓶装新酒，这些名词术语符合汉字规则，使得我们如今在使用这些词语的时

候也察觉不到外来语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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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大量新名词涌进中国，曾引起一些人惶恐不安，担心自己祖宗的文化被异化。

维新派的领军人物张之洞曾在一份公文上批道:“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随

即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就是一个新名词，也是来自日本语。 

   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张之洞的担心有他合理的一面。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必然伴随着对思想观念的巨

大冲击。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思考:日语词汇的大量涌入，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究

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学者王彬彬在《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会感叹:“由于我们使用

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

日本。”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众所周知，“封建”这个词的翻译，就引起了中国现代文化史

上的一个大麻烦。 

在大多数人印象里，日本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受体，实际上，对于近 100 多年的历史

来说，日本文化对于中国的“回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对于中

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通过日本的动漫和游戏每

天都在发生着，比如“攻略”一词的汉化。这背后反映了中日之间文化力量的对比和消

长，值得我们每一个关心中国文化走向的人认真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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